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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存在主义理论对迟子建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进行文本细读分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

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以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学说中有关于死亡的论

调“向死而生”来探讨处于原始与现代之间的分裂带的女性存在现状，从而展现一个女性作家对人类命

运的关怀与思索，为小说文本的开放性解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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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existentialism theory of Chi Zijian’s novel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text reading analysis, the text on the basis of text analysis is based on Sartre’s existential principles: 
“exist before the essence”, “free choice” and Hedegger existentialism theory about death argument 
“to death” to explore the primitive and modern split between female existence, to show a female 
writer care and thinking of human destiny, for ope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vel text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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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东北女性作家迟子建自 2006 年出版《额尔古纳河右岸》伊始，学术界对其的关注与研究层出不穷。

研究者大多通过分析文本的叙事风格、语言特色来重新诠释作品的叙事特征；另外在与其他作家作品的

对比研究中，集中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在外部世界即将毁灭坍塌的前提下所反映的深层文化心理表征，揭

露作者迥然不同的情感取向。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位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的口吻讲述了鄂温克族的百年历史沧桑巨变，揭

示了现代科技文明入侵的环境下游牧民族内心的漂泊、孤独与无所适从。前人研究多关注作品的宏观角

度，缺少对“个体生命存亡”、“人存在的意义”展开讨论。而本文则试图运用萨特和海德格尔相关的存

在主义理论，发掘文本中那些易被忽略的女性角色的心灵状态，探讨女性所处的生存困境，以期寻求符

合人类生存共性的文学性路径。 

2. 迟子建与存在主义 

2.1. 存在主义简论 

存在主义是 20 世纪对大众文化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其主题是分析和描述一个失去了万事万物存

在的根基的虚无主义的时代”[1]。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成为了战后流民新的精神寄托，

以此激励自身在险恶环境下仍要奋发向上，追寻人生的意义。其中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特开创了无神论

的存在主义哲学，打破了以往存在主义与宗教神坛挂钩的必然性。他认为人类的存在不依附上帝且是纯

粹而真实的，更不接受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说法。先有人自在的存在，由个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程度

进行预设与规划，进而造就个人的本质。天生存在的并非本质，而是人在创造自身本质的同时也能够赋

予各项事物以本质。正如萨特所强调的“在投入未来之前，我什么都不是”。英雄与懦夫的区别也不是

出生就贴上的标签，而是自身后天所采取的努力与行动。萨特的观点也证明：人是自由的，人生的结果

只取决于当事人自身的选择与努力的方向。除了自己给自己的干预之外，再也没有事物能够剥夺人生的

希望，这也是为什么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积极、乐观、甚至于是人道主义式的哲学思想。作为存在主

义哲学第一人——海德格尔，其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完成的部分是“此在与时间性”，通过揭示此在具

有的时间性生存结构去领悟“存在的意义”。换言之，一个人对自己的存在的意义的领悟就在于，在面

临死亡及其所引发的敬畏情绪时，我们是否能从中唤醒内心深处的良知，进而做出回归本真生活的决断，

这或许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从而坚定回归自我生存之路的决心。 

2.2. 迟子建受存在主义的影响 

二战后，存在主义的思想逐渐渗透至东方。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诸如鲁迅、冯至、钱钟书等杰出作

家，以其独到的洞察力和饱满的创作热情，率先接触并吸纳了存在主义这一深刻理念。他们经过一段时

间的深思熟虑与内化吸收，通过有选择性地借鉴与转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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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生根发芽。与此同时，部分存在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如萨特的《墙》与《恶心》，以及加缪的

《局外人》等也陆续被译介至国内，这些作品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回响，进一步推动了存

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存在主义思想逐渐影响到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1]在西方文

学史上，存在主义思潮曾掀起巨大的波澜。同样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家们也在不同程

度上受到了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的创作观念和创作视角中，促使他们更为关

注人的生存状况。以迟子建等作家为例，在作品中以沉重的笔触揭示社会现实，特别关注那些易被忽视

的个体生存状态。通过展现与正常生活迥异的现象，她们有意与存在主义思想产生某种共鸣，从而传递

出深刻的人文关怀。这种创作倾向和态度，使得其作品与存在主义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沟通与对话。 
迟子建曾谈道，她“早期比较喜欢屠格涅夫、川端康成、鲁迅、郁达夫等，现在仍喜欢后三位”，

“后来喜欢的作家还有福克纳、爱伦·坡等”。20 世纪初，尽管中国哲学界对存在主义尚显陌生，但文

学界却早已怀揣着热忱之心，积极接纳并尝试运用这一哲学思想。现代学术研究进一步证实，鲁迅的诸

多作品，尤以《野草》为代表，蕴含着深刻的存在主义思想。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较早地关注到了人

性的存在等核心议题，通过文字深刻剖析了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从而在文学创作中实现了与存在

主义的某种契合。“其实鲁迅的思想，与广义的存在主义相契合，有些细节几乎就是存在主义的。”[2]
可以说，迟子建或多或少受中国近现代本土作家的影响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并将其部分思想引导运用到写

作中。 
迟子建的创作主旨不仅深受本土文学巨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文学界的启迪，其中威廉·福

克纳无疑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 20 世纪美国文坛的璀璨星辰，福克纳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为我

们留下了 19 部长篇小说及近百篇短篇小说的宝贵遗产。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他以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

为背景，精心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约克纳帕塔法谱系”，通过这一谱系的小说，他深刻剖析了美国南方

社会的道德沦丧与精神荒芜，展现了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敏锐洞察。福克纳的笔触不仅生动描绘了美国南

方社会的风土人情，更对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进行了深入而理性的反思。他尤为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人们在沟通中的隔阂与疏离，以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和追求真正的“人

性”。福克纳的这种思想对迟子建等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作品在关注人的生存境况方面有

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额尔古纳河右岸》延续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内核，承载着个体回归精神家园的愿景，游牧民族的存

在与发达文明之间不断冲突恶化的关系，是继续停留还是妥协？即使在这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中生存的根

基或世界的意义已经消失或根本不存在，但是每个个体仍要继续追问、思考和表述生存意义的问题。 

3. 存在之“本” 

迟子建以其独特的笔触，展现了对生命的无限敬畏与敏锐感知。她的作品中，字里行间都弥漫着对

生命与生存疼痛的深切体验。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她更是将焦点投向了生活在现代文明

边缘的原始森林中的鄂温克民族。通过对这一民族生存境遇的深入描绘与叩问，迟子建展现了个体在特

定环境下的漂泊、困顿与茫然。她细腻地刻画了这些鄂温克人在现代社会冲击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

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努力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与侵蚀。 

3.1. “存在先于本质”：原始世界中“我”的存在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首要原则。“开始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上出现——然后

才给自己下定义。”换言之，人出现之前世间万物都处于虚无状态，没有真正客观实际的存在物能够影

响甚至决定人的本质，先有人的存在，“人”的概念才能够被人本身所赋予。因此人的存在性成为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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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义者对存在主义中“主观性”原理的阐释，“自在的存在”重点关注人在外部世界中的生存境况与

发展权利，最大限度尊重人性的自由。 
现代化进程势不可当，科技飞速发展的同时扼杀了原始的、古老的、传统的生存方式。《额尔古纳

河右岸》开篇委婉交代了鄂温克族延续已久的游牧活动彻底终止，人们被迫搬进有白墙红顶的房子；作

为民族之魂的驯鹿也即将失去自由，被无情圈养。叙述者“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如果

午夜梦醒时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那么我的眼睛会瞎”([2]: p. 315)。因此“我”恪守民族习性、维持部落

的生命形式，哪怕过去生活的环境不复存在，但“我”仍然存在。外部体系的毁坏亦无法改变人存在的

实质，肯定了人存在的先天性。同时叙写了人为了存在而采取的行动。大兴安岭中的生态开发始于上世

纪六十年代，大批的林业工人进驻山林，夺走了原始森林蓬勃的生机。鄂温克人逐渐与朝夕生存的环境

格格不入，土地贫瘠、树木稀疏、动物锐减、亲友分离等，“我”始终无法与外部环境妥协，宁愿头顶明

月星辰、倚仗山间清风，继续固守在森林里的乌力楞。“我”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割裂了人与环境

的同一性，无限扩大了人物的寂冷、孤独与虚无，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中“人是一种漂泊无依的存在体”

的论断。另外在作者笔下，由“我”将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对人性较少铺陈，更没有对相关角色下定

义，而是侧重于对鄂温克族人真实处境的书写。“我”的行动又与其他人难以达成一致，对应着“如何生

存”这一命题的追问。 
“我”的姑姑依芙琳同样为了追求生存而固化于原始世界之中。作者赋予“我”这个讲述者近乎完

美且理想的情感生活，可长着歪鼻子总被男人们嘲笑的依芙琳则作为反面形象所出现。原始社会的爱情

是开放的，婚姻虽然神圣却也单纯，直接目的只是为了繁衍后代。依芙琳不满意丈夫坤德，与丈夫两两

相厌，为此从不与丈夫同床共枕。面对儿子金德的婚礼，依据自己的心愿强行向尼都萨满请求赐婚，最

后却适得其反，儿子于婚礼当天在一棵树前自刎。女性屈服于感性，夫妻间的关系异化使依芙琳的情感

和归属需求越来越难以实现，情感的缺失亦使女性更容易受到孤独的吞噬。在茫茫人海中，空虚与落寞

被无限放大，外部世界面临崩塌，精神寄托也早已消失殆尽，双重桎梏的压迫也无法让依芙琳沉沦，她

拒绝受困于对男性的依附，同时也瓦解对自我的禁锢，带领氏族其他女性逃避日本人的追捕、负责氏族

长途迁徙以及拿起猎枪勇闯森林寻找食物，用实际行动挑战男性生存权威。纵使生命外围一片荒芜，她

也依然执着在原始世界寻求生存的真实性。 

3.2. “自由选择”：荒芜时空下的精神失序 

萨特派存在主义拥有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人在世界上始终是自由、没有依靠而言的，为了更

好地证明生存的价值，人必须由自己做出选择，而选择的后果往往附带着责任。一方面，人类存在于自

身之外，完全把自己投出存在本身，才有可能获得相应的成就；另一方面，带有“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

则倡导人尽可能地追求进步，完善自己，超越自己，此时人之存在才具备意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给予主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依莲娜在原始生态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摇摆状态下生

存，深陷浮躁与孤独的二元对立中探求生命的认知与指向，完成“人怎样生存才具备意义？”的二次追

问。 
依莲娜出生于现代城乡，又向往自由的森林，人生轨迹呈现“离去–归来–离去”的趋势，这种趋

势与鲁迅乡土小说中的“归乡”写作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主体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在故乡之外的世

界“盘旋”一圈又回到故乡，却发现记忆中的美好早已物是人非，抛开自欺的色彩，带着对故乡的失望

情绪又重新回到第一世界，反映了主体所生存的物质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双重倒塌。在此模式下，依莲娜

不断接受各种文化的碰撞，逐渐开始绘画，童年在一张张白纸上用刺鼻难忍的油画棒作画，回归森林后

就用天然颜料在岩石上画，在她的画笔下，驯鹿是“调皮的”，是“歪着脑袋，抬起一条前腿……有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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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的角，一面有七个杈，一面只有三个杈”的神鹿。驯鹿真善美的外在形体结合鄂温克族人民的自由品

性内化于依莲娜心中，借助美好意象的表达，此时的依莲娜真实地生活在山林里。好景不长，依莲娜通

常住上一两个月便会心烦意乱，嫌弃山里太寂寞，跟外界联系起来不方便，毅然决然跑回乡镇。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再次提到：“个人的自由选择摆脱不掉他处在‘一个有组织

的处境中’的限制，因此一旦做出某种行为，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也连带着让他人承担责任。”[3]依莲

娜既受过鄂温克民族原始文化的熏陶同时又学习过先进知识，具备传统与现代的二元身份。但她后来面

对只有工人身份的丈夫，其匮乏的文化素养与民族气息无法与她达成灵魂高度的契合，婚姻的矛盾性必

然显现。受制于存在的不确定性，她不断在上山与下山之间徘徊，始终游离在边缘地带，试图寻找真正

的归宿。对依莲娜而言，“有组织的处境”外化为两个世界：一边是难以割舍的被物质欲望浸染的“霓虹

灯”，另外一边是充满清风、驯鹿、树木、溪流和月亮的纯净乐土，她的自由选择始终伴随着相应的后

果，并为此承担责任。为此，她一旦选择山林就必须面对无聊且单一的生活方式，短暂地静谧无法撼动

她那早已被世俗动荡的心灵；回归到物质文明的世界亦需承担浮躁喧嚣的生活压力，对未知人生的困惑

让依莲娜也明白，不论上山还是下山，都无法获得真实的生存体验。意识的清醒会反作用于主体的行动，

人生的意义在于自我构建，一旦自我认识产生偏差，意义就会随之消失。最终，依莲娜带着她的画笔走

向了虚无，走向了死亡。死亡不是存在的终点，却是依莲娜摆脱虚无存在的终点。 

3.3. “向死而生”：坚守生命本真的底色 

死亡命题在整个文学史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海德格尔关于死亡哲学的论断独树一帜，启

迪人们重新审视死亡以及赋予死亡“乐观”的内核，正所谓死亡是人之生命的最终走向，却不指向存在

的必然。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死是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无可逾越的而又确知的可能性，而其

确定可知本身都是未规定的。”([4]: p. 3)死亡的必然性在于生死互照，终有一死，而其偶然性更具悲剧色

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有可能遇见死亡或者死亡。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云淡风轻的死亡书

写也体现着这一必然和偶然的双重性，她将人物置身在真实存在中，而非虚构的框架。列娜正值青春懵

懂的年纪却冻死在迁徙途中；达玛拉围绕着火堆跳了一整夜的舞后死去；马伊堪生下一个孩子陪伴拉吉

米后跳崖自尽；依莲娜在物欲横流与返璞归真之间久久徘徊后随河流远去；依芙琳老一辈的相继离世……

文中的女性或按照自然规律生老病死，或受世俗纷扰不堪为生，或为氏族使命而心甘情愿奉献生命，没

有预设也毫无征兆，在死亡面前，生命仿佛比一张纸还脆弱。与此同时，死亡使“此在”的结构趋于完

整，此在通过死亡与他人一起存在。海德格尔并不是从日常生活经验论述此在与他人的生命消亡，而是

着重突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共在”[3]。“共在”也不是追求生者与死者同时面向死亡，换言之是死者

虽死但采取另一种新兴意义的方式与生者“共生”。鄂温克民族“以死换生”的超强人世关怀符合海氏

的“共在”理念。尼都萨满用一只驯鹿的生命换回了在病危之际的列娜，而后继承的妮浩萨满每次救人

都要以牺牲自己的孩子为代价：第一个孩子果格力，为了救何宝林的十岁孩子而牺牲；第二个女孩叫库

坎托，她被迫用自己的生命救回了心胸狭窄、暴躁易怒的马粪包；第三个男孩耶尔尼斯涅，为救自己的

母亲伴随着畸形的公鹿仔被河流冲走。以如此神性的色彩渲染萨满的“英雄”主义，明知道每救一次人

都会牺牲自己的亲骨肉却还是忍痛割爱。迟子建的笔触沉稳平静地挥洒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土地上，

没有对死亡声嘶力竭地呐喊，只是诉说死亡，“因为每个人都会死。每个人的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

却是各有各的走法”[5]。暂且不论“一命抵一命”这类生死置换观的愚昧性，从生物平等观的层面出发，

任何生命都极其珍贵且充满灵性意味，一种生命陨落，另外一个生命重新点燃光亮，这就是海氏所说的

人的存在是在世之所在，死亡只在时间的维度存在，这个世界使得死者得以用某种方式延续存在，与生

者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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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之“外” 

深入研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丰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她以满腔热情

投入创作，聚焦于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情感体验，将人文关怀融入字里行间。随着时代的演

进和社会变迁的加速，迟子建对这种关注的执着与真实愈发凸显。她的作品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

盾，也展现了个体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抗争。这种对存在主义思想的深入探索，使得迟子建的小说在文学

领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地位，反映了她对人性、生命意义和社会动荡的深刻思考。尽管迟子建的作品中

确实蕴含着丰富的存在主义因素，展现了对于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和对于生命体验的敏锐感知，但

我们不能仅凭这些特点就将其定义为一个纯粹的存在主义作家。迟子建的创作风格多元且独特，她不仅

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还致力于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元性。她的作品常常融合了现实主义、浪

漫主义等多种文学元素，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因此，将迟子建简单地归类为存在主义作家，可

能会忽略她作品中其他重要的文学特质和主题。 
此外，作家的创作思想和风格往往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体系，很难用单一的标签来准确描述。我们

应该在全面理解作家的创作背景和作品内涵的基础上，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来欣赏和评价其作品。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领略到迟子建等优秀作家作品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她的作品始终体现着“以

不屈的信念为不幸的人们寻找出路”[6]。从写作以来，迟子建深信“关怀”的力量，她的作品始终被人

性的温柔所包裹，呈现出一种平静而悠然的美。然而，有人误解她小说中平和而缓柔的氛围，认为其缺

乏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误读。事实上，迟子建对于善恶有着明确的判断，她以独特

的艺术追求和表达方式，将这种态度巧妙地融入作品中，赋予其深刻而有力的内涵。挖掘爱与善背后的

微弱亮点，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迟子建不仅成功地描绘了人性中的亮点，更是深入挖掘

了人性背后的那抹微弱却坚定的光芒。这些发现，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无尽的勇气和信心，让我们在困

境中依然能够坚守信念，勇往直前。 
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社会使命感的作家，迟子建渴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将那份深沉的“关怀”传递给

每一个读者，为这个或许已经有些冷漠的世界带来一丝温暖。她的作品不仅是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更是

对生活、对社会的热切呼唤，希望我们能够在繁忙与冷漠中，重新找回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感动。 

5. 结语 

存在主义关注个体真实生存的状态，但并非一味宣扬“人生悲观主义”“孤独虚无”的论调，而是侧

重于从积极的角度给予人生选择和思考。《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是在描绘鄂温克民族面对越来越繁华

和陌生的世界，不得已选择退而求其次沦为现代世界的“边缘人”，他们从富足饱满的精神文明世界逐

步滑向内心虚空、无所适从的物质文明，每个独立的主体都必然受到影响。但本质是在探寻世界瞬息万

变之下不同女性的抉择与行动，显然她们惊慌失措却不是从此一蹶不振，在面对形形色色的人生道路，

每个人始终拥有存在的自由与权利。在利用存在主义理论分析文本的过程中，新的主题已然显现：人需

要随时随地认清自己、找到自己，追寻属于自己“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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